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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怎么 ,彼得 ,还没影儿吗 ?”问这话的是位四十来岁的

老爷。他没戴帽子 ,裹着件蒙尘的大衣 ,穿一条方格眼儿的

裤子 ,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那一天从××大道旁的马车

店里走出来 ,站在门口低矮的台阶上 ,问他的仆人。仆人是

个年轻小伙子 ,大脸盘 ,下巴处刚长出浅色的茸毛 , 瞪着一

双颜色浑浊的小眼。

年轻人的一切 ,包括耳根上的青玉环子 , 颜色深浅不

等、涂了油的头发和那恭敬从命的样子 ,一句话 ,都反映出

他属于受过新法教育的一代。他顺着主人的意思 , 瞧了瞧

大道 ,回答道 :“是的 ,还没影儿。”

“没见影儿 ?”老爷追问了一句。

“没见。”仆人答道。

老爷叹了口气 ,坐到露椅上。趁他收腿坐着、一边打量

四周、一边进入沉思状态的时候 ,且让我来给读者作些介

绍。

他姓基尔萨诺夫 ,名和父名为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距

这马车店十五俄里有他一个蓄有二百农奴的经营得很不错

的庄园 ,或者如他所说 ,自从把土地分租给农民以后 ,办了

个二千俄亩的“农场”。他父亲是位曾参加过一八一二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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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将军 ,通晓文墨 ,是那种虽粗鲁然而却不狠毒的俄罗斯

人 ,碌碌戎马一生 ,开始指挥一个旅 ,后来指挥一个师 ,常驻

外省 ,由于他的官阶 ,在驻地倒也有点儿名望。尼古拉·彼

得罗维奇出生在俄罗斯南方 ,同他哥哥帕维尔 (下文将要提

及 )一样 ,十四岁前是在家中受的教育 ,处于平庸的家庭教

师、举止放肆却善于奉迎拍马的副官和团队司令部属僚的

簇拥之中。他母亲娘家姓科利亚津 ,闺名 Agathe,成为将军

夫人之后 ,便称作阿加福克利娅·库兹米尼什娜·基尔萨诺

娃。这位“官太太”戴华丽的小帽 ,穿呱呱叫的锦缎 ,在教堂

里做弥撒时总是第一个抢上前去吻十字架 ,说话粗声粗气

而且没完没了 ,早上让孩子吻手问安 ,睡前她向孩子祝福道

别 ,一句话 ,日子过得称心如意。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虽为

将门之子但并不具备将门之子所特有的气质 , 不但缺少应

有的虎气 ,而且还得了个“胆小鬼”的浑名。本来 ,他应该像

他哥哥帕维尔那样参军从戎。但就在任命到达的那一天把

腿跌伤了 ,因而在床上躺了两个月 ,但伤并未完全养好落成

个“跛脚”。父亲见没指望 ,便让他改走仕途。十八岁刚满 ,

便送他去彼得堡上了大学。恰好他哥哥此时升职当上了近

卫团的军官 ,这样年轻的兄弟俩合租一套房 ,在他们堂舅伊

利亚·科利亚津 ,当时的一位显贵的照顾下生活。父亲把他

们安顿好后回到他的师团和他夫人那里 ,平时难得给他们

写信 ,即使写信 ,四开灰报纸上也是由文书代笔的斗大字

体 ,只在信的结尾才签上“彼奥得·基尔萨诺夫少将”并在签

字的四周添上“蔓叶花笔”。一八三五年尼古拉·彼得罗维

奇取得学士学位从大学毕业 ,同年基尔萨诺夫将军由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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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队伍检阅成绩不佳被撤职 , 遂偕同夫人来彼得堡居住。

他本打算在塔夫里斯基花园附近租幢房子 ,并且计划加入

英国俱乐部 ,不想突然中风 ,离世而去。阿加福克利娅·库

兹米尼什娜哪受得了在首都寂寞孤居、闭门谢客的生活 ,终

日郁郁寡欢 ,不久也继之去世。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当双亲

健在时违背二老心愿 , 爱上了房东———公务员普列波洛温

斯基的女儿玛丽娅。这是一位所谓“思想开明”的美丽姑

娘 ,常常研读杂志中“科学栏目”的严肃文章。服丧一满 ,他

就和玛丽娅结了婚 ,甘心舍掉父亲为他谋到的御产司官职 ,

过起了快乐幸福的生活。他们先是住在林学院附近的一幢

别墅里 ,后来搬到市内 ,租下一套住房 ,面积虽小 ,但令人感

到惬意 ,有干净的楼梯 , 清凉的客厅。最后小两口迁到乡

下 ,自此在乡间长住。在那里 ,他们的儿子阿尔卡季出生

了。夫妻生活温馨而宁静 ,形影相随 ,一起弹钢琴 , 一起唱

歌。女主人种花饲禽 ,男主人从事农务或打猎消遣 ,阿尔卡

季则在温馨而宁静的气氛中成长。十年光阴一眨眼飘忽而

去 ,一八四七年基尔萨诺夫的妻子去世 ,他受不了这样的打

击 ,几个星期后平添不少白发 ,于是打算出国———哪怕散个

心也好 ! ⋯⋯但是继之而来的是一八四八年 , 这能有什么

办法呢 ? 只得返回乡间。他很长一个时期无所事事 ,闲得

无聊之余 ,关心起了农业。五五年 , 他领儿子去上学 ,随后

接连三个冬天都在彼得堡陪伴儿子而不去任何地方 ,并且

尽最大可能地跟阿尔卡季的年轻同学接近。最后一个冬天

他没能去成 ,因此我们在一八五九年五月才见到他 ,他正在

等候和他一样获得学士学位的儿子归来。其时他身子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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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福 ,头发已经霜白 ,腰干也有点儿佝偻了 ,显得有些苍老。

仆人也许是出于礼貌 ,或是不想在老爷跟前惹眼 ,走进

门洞自顾抽他的烟管去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低着头 ,在

看那几级破旧的台阶。台阶上一只圆鼓鼓的花斑雏鸡迈着

嫩黄爪子神气十足地来回踱步 ,而在台阶的扶手上 ,蜷缩着

的一只脏猫正对它虎视眈眈。阳光灼人。从马车店的半暗

过道里飘来新烤的燕麦面包香味。我们的尼古拉·彼得罗

维奇想得入了神 ,“儿子⋯⋯学士⋯⋯阿尔卡季”一直在头

脑里回旋。他企图想点儿别的什么事情 ,但思念之情硬是

萦绕不散。他不由想起了亡妻⋯⋯“可惜没能等到这一

天 !”他哀伤地自言自语⋯⋯一只肥胖的瓦灰色鸽子飞到大

道上 ,又匆匆地走到水井旁的洼塘里喝水。正当尼古拉·彼

得罗维奇目不转睛地看它那一会儿 ,耳里听到了驶近的车

轮声音⋯⋯

仆人钻出门洞向老爷禀报 :“一定是少爷来了。”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立即站起来朝那大道望去。大道

上出现了一辆由三匹驿站马拉的四轮马车 ,而在马车的窗

口 ,能看见大学生制帽的帽圈和他亲爱的儿子的熟悉脸庞

⋯⋯

“阿尔卡季 ! 阿尔卡季 !”基尔萨诺夫兴奋地高叫着 ,舞

动双手 ,急忙向前奔去⋯⋯不一会儿他的嘴唇便已贴在蒙

满尘埃的、晒得黑黝黝的年轻学士的脸颊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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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让我先拍去身上的尘土吧 ,爸爸⋯⋯”阿尔卡季一面

快乐地回抱他父亲 ,一面高兴地说。由于旅途劳累 ,声音不

免带点儿嘎哑 ,但依然像年轻人说话那样响亮。

“没关系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带着慈祥的笑容回答 ,

并用手拍去儿子制服上衣和他自己大衣上的灰土。“让我

好好瞧瞧 ,好好瞧瞧 ,”他挪到一边端详着儿子说 ,马上又急

步向马车店走去 ,口里催促道 :

“把马牵到这儿来 ,把马牵到这儿来 ,快 !”

似乎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比他儿子更加激动 ,他像慌了

神一样不知所措。阿尔卡季赶紧止住了他 :

“爸爸 ,先让我向你介绍我的好朋友巴扎罗夫 , 就是在

信中常提到的那位。他竟肯赏脸 ,同意来我们家作客。”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赶紧回过身 ,快步朝车子走去 ,走

近刚从马车上下来 ,穿件带穗子宽大长袍的高个子客人 ,紧

紧握住对方迟迟才伸出的晒红了的手说 :

“我发自内心地高兴和感谢您的光临 ,我希望⋯⋯敢问

您的大名和父名 ?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有点结结巴

巴。

“叶夫根尼·瓦西里伊奇。”巴扎罗夫不慌不忙地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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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态自然 ,随又翻下外套领子 ,为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显露

他的整个儿脸膛。那是张瘦长的脸儿 ,前额宽阔 ,鼻子上平

下尖 ,一双绿莹莹的大眼 ,淡茶色的连鬓胡子和平静的微笑

莫不显露出他的自信和聪慧。

“亲爱的叶夫根尼·瓦西里伊奇 ,希望您在寒舍不至于

感到寂寞。”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继续往下说道。

巴扎罗夫抬抬帽子 ,而嘴唇是只动了一下 ,没有任何回

答。他长有一头深黄色的浓密头发 ,但仍掩藏不了他那突

起的圆圆的额头。

“这么说 ,阿尔卡季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转头问他的

儿子 ,“是现在就吩咐套车呢 ,还是先让你们休息会儿 ?”

“回家休息吧 ,亲爱的爸爸 , 吩咐套车吧。”阿尔卡季回

答道。

“这就去办 ,这就去办 ,”父亲连忙说。“喂 ,彼得 ,你听

到了吗 ? 去安排吧 ,要快 ,老弟。”

受过新法教育的仆人并不急着走上前去吻少爷的手 ,

只是在远处打了一躬 ,便消失在大门里了。

“这儿有我的轻便马车 ,不过 ,也为你的四轮马车备下

了三匹马 ,”尼古拉详详尽尽地解说。那个时候阿尔卡季正

就着马车店女当家提来的铁壶喝水 ,而巴扎罗夫点燃了他

的烟斗 ,向卸辕的车夫那里走去。“不过 ,轻便马车上只两

个坐位 ,少爷 ,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排你的朋友。”

“让他坐四轮马车好了 ,”阿尔卡季低声打断他的话头。

“不必跟他客套。他是个极好的人 , 非常朴实 , 以后你会知

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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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赶车人把马牵过来了。

“喂 ,大胡子 ,往这边来 !”巴扎罗夫对赶车人说。

“听见了吧 ,米秋哈 ,”另一个把手操在羊皮大袄后插口

里的赶车人说 ,“老爷是怎么叫你来着 ? 不假 , 你真是个大

胡子。”

米秋哈只是挥动一下他的帽子算作答礼 , 随即从汗津

津的辕马嘴里取下马嚼子。

“快点儿 ,快点儿 ,伙计 ,帮个忙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

大声发话 ,“少不了你们的酒喝 !”

没几分钟便套好了车 ,父子俩坐进了轻便马车 ,彼得也

跟着车台架 ,巴扎罗夫刚上了四轮车 ,就把头舒舒服服地靠

到皮枕上 ,两辆马车开始辘辘地驶去了。

三

“好呀 , 你终于当上学士 , 学成归来了 , 真有你的 , 小

子。”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一会儿拍拍阿尔卡季的肩膀、一会

儿拍拍阿尔卡季的膝盖 ,说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

“伯伯怎样 ? 身体好吗 ?”阿尔卡季虽然满心愉悦 ,像孩

子那么高兴 ,但他还是想转换话题以平息内心的激动 ,谈点

儿日常的事。

“他身体好好的。本打算和我一起来接你 ,不知怎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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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却改了主意。”

“你等多久了 ?”阿尔卡季问。

“大约等了五个小时。”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答道。

“啊 ,多好的爸爸 !”

阿尔卡季转脸在他父来的面颊上来了个响亮的亲吻。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笑了。

“我为你备下了一匹很出色的马 ! 过一会儿你就能看

到 ,你房间的墙也被我请水泥匠重新裱糊过了。”他一一地

说。

“另有空房间用来招待巴扎罗夫吗 ?”

“也可以为他作出安排的。这不是一个问题 ,你尽管放

心好了。”

“爸 ,你要多多关照他。我甚至难于表达我多么看重我

们之间那浓厚的友情。”

“你们认识多久了 ?”

“没太久。”

“难怪去年冬天我在彼得堡时没见过你的朋友。他读

什么专业 ?”

“主要研究自然科学。他几乎什么都懂 ,他明年还打算

考医生执照哩。”

“哦 ,他原来是读医学系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 ,抬手指着不远处问道 :“彼得 ,那边赶车的

是我们农场的吗 ?”

彼得顺老爷所指的方向看去 ,见有几辆小车 ,由卸了口

锁的马拉着 ,轻快地走在乡间狭路上 ,每辆车上都坐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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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农民 ,一律敞着羊皮大袄。

“是的 ,老爷 ,”彼得答道。

“他们这是去哪儿 ? 进城吗 ?”

“乍看像是进城。去酒馆呗 !”他轻蔑地添上了一句 ,说

罢把身子往前探了一探 ,仿佛想要指给赶车人看。赶车的

是个老实人 ,对新人新事根本不感兴趣 ,只是端坐着不动。

“今年农民给我添了不少麻烦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对

儿子说 ,“不肯交租 ,简直拿他们没办法 !”

“那么 ,雇工呢 ? 爸爸你对他们还满意吗 ?”

“是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好像是不愿说这话。“但

本地人在促使他们干坏事 ,把轭具也弄坏了。不过 ,地耕得

倒还不错 ,舍得花力气。是呀 ,好事往往多磨。怎么 ,你现

在对农事感兴趣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有点惊讶。

“可惜咱们家没有一块阴凉的地方 ,”阿尔卡季没有直

接回答父亲的询问 ,换了个别的话题。

“我给朝北敞廊加上了个很大的遮阳篷 ,”尼古拉·彼得

罗维奇得意地说 ,“现在用餐也可以在户外了。”

“这么一来 ,不就像别墅了吗 ? ⋯⋯不过 ,那也好。这

儿的空气新鲜极了 ! 我觉得世界上哪儿的空气也不如咱这

儿的洁净 ! 就说这天空⋯⋯”

阿尔卡季说到一半突然收住话头 ,朝后瞧了瞧 ,默默地

不再作声了。

“当然啦 ,你是在这儿出生的 ,觉得一草一木都⋯⋯”尼

古拉·彼得罗维奇回答道。

“才不是呢 ,爸爸 ,不论出生在哪里 ,反正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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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刚想反驳。

“不 ,反正都一样。”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从旁边看了儿子一眼 ,默默地走了

半俄里 ,才又说 :

“我不记得是否在给你的信上提到过 ,你以前的保姆叶

戈罗芙娜已经去世了。”

“是真的吗 ? 可怜的老人 ! 我真不愿意她离开我们 ,普

罗科菲伊奇是不是还活着 ?”

“还活着 ,一点儿也没变 ,还是那么喜欢唠叨。总的说

来 ,在玛丽伊诺村你看不出有多大的变化。”

“管家还是原来的吗 ?”

“要说有变化的话 ,就是管家换了人。我决计不留用已

获自由了的家仆 ,至少不再让他们担当重要职务。 (这时阿

尔卡季以目暗示 :彼得在跟前坐着哩。) Il est Libre, en effel ,”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转而压低嗓门 ,“但他只是当个跟班听

差。现在我的总管是个市民 ,看来人还算正派 ,我给他开二

百五十卢布的年薪。另外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到这儿

用手拨弄额头和眉毛 ,像他每当躇踌不决时做的那样 ,“刚

才我说 ,在玛丽伊诺你会看出有什么变化 ,⋯⋯其实也不尽

然。我认为有责任提前告诉你 ,虽然⋯⋯”

他突然停住了 ,过了一会儿改用法语说道 :

“严厉的道学家也许会指责我的坦率并且不合时宜。

但 ,从一方面说 ,这事要想隐瞒也隐瞒不了 ;从另外方面 ,你

也知道 ,在父亲对待儿子的态度上有我自己的原则。当然 ,

你可以责备我 ,在我这样的岁数⋯⋯总而言之 ,这个⋯⋯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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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姑娘 ,关于她的事你大概已听说了⋯⋯”

“是费多西娅吗 ?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阿尔卡季满不

在乎地问。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脸一下子红了。

“别这么大声提她的名字⋯⋯是的⋯⋯她眼下住在我

那儿 ,是我让她搬来住的⋯⋯给她安排了两个小间。不过 ,

我想这事可以改得过来。”

“为何改呢 ,爸爸 ?”

“你的朋友来我们家作客⋯⋯不方便⋯⋯”尼古拉·彼

得罗维奇不自在地说道

“你说巴扎罗夫吗 ? 完全不用担心 ,他没有那种世俗的

偏见。”

“当然 ,毫无疑问你有住的地方 ,但是给客人住的小厢

房太简陋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

“怎么说这样的话 ,爸爸 ?”阿尔卡季忙拦住他的话头 ,

“你倒是像赔不是了 ,这多不好 !”

“我当然觉得惭愧。”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脸越变越

红。

“得啦 ,爸爸 ,求你别再多说啦 !”阿尔卡季笑着亲切地

安慰父亲。“有什么好赔不是的 !”他暗自想。在他心中陡

地升起了一股对和蔼而软弱的父亲的柔情 ,而在这怜悯般

的柔情中 ,掺杂着某种私下的自负感。“别再多说啦 ,”他重

复了一遍。他为自己有这样的开明态度而暗自得意。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还在抚摸额头 ,这时从指缝间偷偷

地看了儿子一眼 ,蓦地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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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责备起自己来。“从这儿开始 ,便是我们的田地了。”经

过很长时间的沉默 ,他又开口说话。

“看那前面 ,是不是我们家的林子 ?”阿尔卡季问。

“是的 ,是我们家的 ,但是卖出去了 ,今年要来砍伐。”

“为什么卖掉它 ?”阿尔卡季好奇地问道

“缺钱用。再说 ,这块地就快要分给农民了。”

“就是那些不给你交租的农民吗 ?”

“交不交由他自己 ,不过 ,他们早晚会交的。”

“砍掉那片林子真可惜 ,”阿尔卡季边说 ,边环顾周围的

景物。

他们走过的地段并不美丽 ,平原接着平原 ,起伏绵亘直

到天边 ,偶尔点缀着些小树林和长有稀稀拉拉的、低矮的灌

木丛的曲折沟壑 ,就好像叶卡捷琳娜时代老地图册上描绘

的一样。小河和塌落的河岸 ;小不点儿的池塘和它失修良

久的闸门 ,小小的村落和低矮的、屋面半破的农舍 ;倾斜的

磨坊和荆条篱笆墙 ;磨坊旁空空的谷仓和那咧开嘴似的大

门 ;泥灰剥落的教堂 ;荒凉的坟场以及东倒西歪的木制十字

架 ;这一切都让阿尔卡季看了心里忍不住地难受。而又仿

佛是故意似的 ,他遇见的农民身上一概穿着破衣烂衫 ,胯下

是那可怜巴巴的驽马 ,连路旁的爆竹柳也都缺枝少叶 ,没有

了树皮 ,就像蓬头垢面的乞丐。而那些瘦弱不堪的、全身肮

脏的、饿坏了的母牛贪婪地啃着沟边刚冒出来的草尖 ,模样

儿如同刚从可怕的魔爪之下挣扎出来 ,在美好的春天里这

些疲惫的牲口显得格外可怜 ,使人重又想起寂寥而漫长的

冬日和漫天风雪⋯⋯“不 ,”阿尔卡季想 ,“这是个穷地方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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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勤快 ,日子又不宽松 ,不能 ,不能再这样下去 ,必须进行改

革⋯⋯但怎么个改法 ,又从哪改起呢 ? ⋯⋯”

阿尔卡季一路沉思默想⋯⋯但在他沉思的当儿 ,春天

却在展示自己的绰约轻姿。周围的一切———树啦 , 灌木丛

啦 ,青草啦 ,———看上去都是绿莹莹的 ,沐浴在和煦的春风

里 ,都在轻轻地摇荡 ,轻柔地呼吸。到处都播撒着云雀的歌

声。凤头麦鸡忽而在贴近草原的低空盘旋呼叫 ,忽又默默

涉足于沼地草墩。徘徊在春小麦地里的白嘴鸦使一片翠绿

平添了几颗优雅的黑痣 ,然而 ,它们旋又钻进了开始变白的

裸麦田 ,偶尔在雾霭般的麦浪中露出它们的小脑袋一副可

爱的模样。阿尔卡季看啊 ,望啊 ,感到懒洋洋的暖流淌过心

胸 ,把他那思绪湮没了。他脱去大衣 ,高兴地 , 像天真无邪

的孩子那样看他的父亲走过去⋯⋯于是父亲又拥抱了他。

“就快到了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道 ,“只要登上土

岗 ,便能看见我们的房子了。我们可以在一起舒舒服服地

过日子 ,阿尔卡季 ,也可以帮我照料农事 ,如果你不怕麻烦

的话。现在我们应该贴得更近 ,彼此了解得更深 ,你说不是

吗 ?”

“当然啦 ,”阿尔卡季回答。“今儿天气真好 !”

“是为了迎接你的到来嘛 ,亲爱的儿子。是啊 , 现在正

是最好的初春时节 ,我完全同意普希金写的———你记得《叶

夫根尼·奥涅金》吗 ?

  @春呀 ,春呀 ,恋爱的时光 !

但你的到来 ,却让我惆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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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卡季 ,”从四轮马车里传来巴扎罗夫的声音 ,“请

递一盒火柴过来 ,我没有点烟斗的了。”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停止了吟诵。在一旁全神贯注倾

听的阿尔卡季既感喜悦又感同情和怜悯的当儿 ,听见召唤

忙不迭从口袋里掏出银质火柴盒 ,让彼得给巴扎罗夫递过

去。

“你要雪茄吗 ?”巴扎罗夫随口答道。

“请给我一支 ,”阿尔卡季回答。

彼得拿回火柴的同时还拿回一支粗大的黑雪茄 ,阿尔

卡季立刻把它点燃并抽了起来 ,老烟叶子的辣味儿使得从

来不抽烟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不由悄悄地———为了不让

儿子感到难堪———掉过脸去向着别处。

一刻钟之后 ,两辆马车已停在红铁瓦、灰木墙新宅的台

阶前。这就是玛丽伊诺 ,又被称作新村 ,但是农民则称它为

“穷庄”。

四

车子停下来后并没有一大群仆人到台阶上来迎接 ,只

走出来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小女孩 ,随后从大门里闪出个年

轻小伙子。这人很像彼得 ,穿件缀有族徽钮扣的仆役制服 ,

原来是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基尔萨诺夫的贴身听差。他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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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地打开轻便马车车门并解开四轮马车的遮帘扣子。尼古

拉·彼得罗维奇和他的儿子 ,还有巴扎罗夫下了车 ,穿过昏

暗的、几乎空无一物的过道 , (这时门后突然闪过一张年轻

妇女的脸 , )便进了陈设入时的客厅。

“我们终于到家了 ,一切疲劳终于可远去了”尼古拉·彼

得罗维奇脱下帽子 ,整了整头发说 ,“现在最要紧的是吃饭

和休息。”

“对了 ,最好吃点东西 ,”巴扎罗夫答道、并伸了个懒腰 ,

找沙发坐下舒服地闭上了双眼。

“是的 ,是的 ,开晚饭 ,马上开晚饭 ,”尼古拉·彼得罗维

奇跺着脚说。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需要跺地板。“哦 ,正

好普罗科菲伊奇来了。”

走进来一位年纪六十左右的白发老人 ,黑瘦黑瘦的 ,穿

件缀铜钮扣的棕色礼服 ,脖上围条粉红色帕子。他咧嘴一

笑 ,走近阿尔卡季吻了一下手。并对着客人一鞠躬 ,退回门

旁抄手准备伺候。

“普罗科菲伊奇 ,你瞧 ,他终于回到我们家了真令我高

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又道 ,“你看他有什么变化 ?”

“精神非常好 ,老爷 ,”老头儿说罢 ,咧嘴一笑 ,旋即敛起

两道浓眉 ,“现在就吩咐上菜吗 ?”他庄重地问。

“是的 ,是的 ,请告诉他们。但您 , 叶夫根尼·瓦西里伊

奇 ,是否先去看一下您的房间 ?”

“谢谢 ,不必了 ,谢谢您的好意。不过请您吩咐把我的

箱子提到那里去 ,另外还有这件衣服 ,”他脱下大褂说。

“很好 ,普罗科菲伊奇 ,接下先生的大衣。”(普罗科菲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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